
目前所见元代瓷器中， 以河北保定窖藏最

为精美，其中包括卵白釉、钴蓝戗金彩、釉里红、

青花瓷凡四种

[1]

。 2009 年，我们撰文指出这批元

代高档瓷器当为元仁宗赐予三朝元老张珪的

宫廷酒器，赏赐时间分别为皇庆元年（1312 年）

和延祐六年（

1319 年）

[2]

。 由此可见，元青花源于

皇家艺术，元朝统治者将蒙古和色目文化与汉

地制瓷技术相结合， 主导了元青花的创烧。 浮

梁磁局停烧后，汉地工匠才开始创作中国传统

艺术风格的青花瓷。 由于文献语焉不详， 加之

景德镇元代窑址考古不够充分，我们把元青花

创烧年代提前到 14 世纪初颇受质疑。近年景德

镇考古新发现，尤其是河北满城张弘略墓出土

元代宫廷酒器的刊布，可将元青花创烧年代提

前到元世祖至元二十九年（1292 年）。 正如冯先

铭指出的，河北定兴县元代窖藏出土青花竹节

高足杯亦属于早期元青花

[3]

。 今缀集所见，草拟

此文，见教于海内外研究者。

一 张弘略墓出土元代宫廷酒器

保定元代窖藏出土青花瓷精美绝伦， 而韩

国新安至治三年（1323 年）沉船未见元青花。 故

有研究者试图证明保定窖藏瓷器系元代晚期

之物

[4]

。 殊不知，河北满城张弘略墓出土青花盘

年代更早。 据我们考证，这件青花盘实乃至元

二十九年元世祖赏赐张弘略的宫廷酒器之一，

那么早在 1292 年浮梁磁局就开始烧造元青花

了。 由此推算，皇庆元年元仁宗第一次赏赐张

珪上尊酒时， 景德镇元青花业已烧造了 20 年

之久，完全可能生产出保定窖藏所见精美的元

青花。

张弘略是金朝降将张柔第八子，父子二人

与太保刘秉忠、 波斯建筑师也黑迭儿丁一道，

参与过元大都的设计建造

[5]

。 张柔第九子张弘

范（张弘略之弟）指挥崖山海战，为元朝统一中

国立下汗马功劳

[6]

。 张弘略和张弘规兄弟二人

随其父葬于保定市满城区岗头村张柔家族墓

地，而张弘范则葬于河北定兴县河内村祖茔

[7]

。

1998 年， 张柔家族墓地遭不法分子盗掘，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随即对两座被盗元墓进行

清理发掘，可惜未做测绘记录。 从墓志可知，这

两座元墓分别为张柔第八子张弘略墓 （编号

M2）及其夫人花氏墓（编号 M3）。 2012 年 6月，

河北省文物保护中心等单位重新勘测了这两

张弘略墓与定兴窖藏出土

元代宫廷酒器

———兼论浮梁磁局创烧元青花之年代

林梅村（ 教 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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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元墓， 对随葬器物等做了绘图和文字记录，

随即刊布了考古简报。 据报道，张弘略墓出土

了大批精美瓷器，包括磁州窑、钧窑、景德镇

窑、吉州窑及龙泉窑等凡

71 件高档瓷器，而张

弘略夫人花氏墓只发现 5 件残破的北方窑口

瓷器

[8]

。

2016 年，首都博物馆举办“大元三都”文物

展，首次向公众展出了这批元代高档瓷器。 令

人震惊的是，居然有一件元青花托盘

[9]

。 明初曹

昭在《格古要论》卷七提到元代出现的新兴酒

具。 他说：“古人……饮酒用盏，未尝把盏，故无

劝盘。 今所见定器劝盘，乃古之洗。 古人用汤

瓶、酒注，不用壶、瓶及有嘴折盂、茶锺台盘。 此

皆胡人所用者，中国人用者始于元朝，古定官

窑，俱无此器。 ”

[10]

张弘略墓随葬瓷器中有许多

宫廷酒器， 为我们探讨

13 世纪末中国陶瓷手

工业提供了翔实的第一手资料。

2018 年 5 月，在河北省文物保护中心任亚

珊的热心帮助下，我们实地考察了张柔家族墓

地，观摩了保定市文管所库房保存的张弘略墓

出土瓷器，并对部分瓷器的化学成分进行了检

测。 任亚珊是张弘略墓发掘简报的编写者，他

确认此墓附近未见其他古墓和晚期文物。 这批

元代瓷器经科学整理和编号，皆为张弘略墓随

藏器物。 元顺帝至正十九年（

1359 年），元朝降

将田丰率红巾军占领保定

[11]

。 张弘略墓大概在

这时遭到农民起义军的严重破坏，神道石象生

全被推倒，石翁仲头部被打掉（图一）。 墓中金

银器被洗劫一空， 随葬的

71 件瓷器全被打碎。

这件元青花盘亦不例外，也被打成碎片，但确

为张弘略墓随葬器物无疑。

这次保定之行重点考察张弘略墓出土青

花瓷。 这是一件元青花兰草纹折腹盘，圈足沙

底，口径 14.3、底径 5.5、高 3.2厘米。 盘内和盘底

图一 张弘略墓地无头石翁仲

32



绘单圈青花，盘心和外壁绘兰草纹（图二 ∶ 1）

[12]

。

盘心图案有点像波斯文， 我们请北京大学外

国语学院王一丹教授和德黑兰大学乌苏吉教

授帮助解读， 但他们认为其是花草图案而非

文字。目前所知景德镇枢府瓷中，有三件卵

白釉盘与之相似， 其中两件为湖田窑刘家

坞遗址发掘品，芒口，圈足沙底，内壁印缠枝

菊纹（图二

∶ 2、3），现藏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

院

[13]

；第三件出自湖田窑何家厂元代堆积，亦

为芒口瓷，圈足沙底，口径

17.2、足径 6.4、高

4.9 厘米（图一 ∶ 4），现藏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

究所

[14]

。

据藏文古籍《汉藏史集》记载，元成宗时期

元青花莲纹碗就已传入青藏高原。 有一种“被

称作扎俄马的碗，里面绘层叠的莲花，碗口绘

彩绘纹围绕， 是在帝师扎巴俄色时期 （

1294~

1303

年）出现的”

[15]

。 扎巴俄色，《元史》作“乞剌

思八斡节儿”，世祖末成宗初任帝师

[16]

。 故知元

成宗大德七年（1303 年）以前元青花缠枝莲纹

碗就已传入青藏高原。 元代从中东地区引入烧

酒工艺，元文宗天历三年（1330 年）刊刻的《饮

膳正要》记载：“阿剌吉酒，味甘辣，大热，有大

毒。 主消冷坚积，去寒气。 用好酒蒸熬取露，成

阿剌吉。 ”

[17]

于是品尝烧酒的小酒器在元代应运

而生

[18]

。

关于元人饮酒方式，元人增补《事林广记·

把官员盏》 曰：“令祗候人将到酒果或肴馔，酒

以壶瓶盛之，须荡令热。 一人持酒瓶居左，一人

1

2

3

4

■ 张弘略墓与定兴窖藏出土元代宫廷酒器

图二 瓷 盘

1.张弘略墓出土青花盘 2、3.湖田窑

刘家坞遗址出土卵白釉芒口盘

4.湖

田窑何家厂元代堆积出土卵白釉芒

口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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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果盘居右，并立主人之后。 主人捧台盏于前，

以盏令倾酒自先尝看冷暖，却倾些小在盘。 再

令斟满，则跪而献进，持瓶执果者并跪，把盏者

云：‘小人没甚孝顺官人， 根底拿一盏淡酒，望

官人休怪。’ 候官员接盏后， 主人则持盘退三

步，再跪，待饮尽，起身进前再跪以盘盛盏。 如

见未尽，再跪告令饮尽，方可接盏，接盏后捧果

子者则进而献之。”

[19]

从书中所附《把官员盏》版

画看，元成宗时的青花碗可与定兴窖藏青花盘

配套，作为饮烧酒的酒器使用（图三）。

张弘略墓青花盘与元代宫廷酒器共出，而

忽必烈曾经赏赐张弘略宫廷御酒。 《元史·张弘

略传》记载：至元“二十九年，见世祖于龙虎台

（今北京昌平区南口镇龙虎台村），请曰：‘臣之

子玠长矣，愿备宿卫。’从之，且赐以酒曰：‘卿

年未老， 谢事何为。’ 特命为河南行省参知政

事。元贞二年（实为“元贞元年”，1295 年）卒。赠

推忠佐理功臣、银青荣禄大夫、平章政事、上柱

国、蔡国公，谥忠毅。 ”

[20]

元朝皇帝赐酒应包括酒

器，那么这件青花盘或为

1292 年忽必烈赏赐张

弘略的宫廷酒器之一。

至元十六年（1279 年），张弘范崖山海战攻

灭南宋海军，元朝统一中国

[21]

。 《元史·百官志》

记载：“浮梁磁局，秩正九品。 至元十五年（

1278

年）立。 掌烧造磁器，并漆造马尾棕藤笠帽等

事，大使、副使各一员。 ”

[22]

故知南宋灭亡前夕，

忽必烈就在距京师数千里之遥的景德镇设浮

梁磁局，开始为元朝皇室烧造瓷器。 不过，浮梁

磁局不像明清御窑厂有专门的窑场。 元朝督陶

官可能选择景德镇地区条件较好、有一定基础

的民窑作为定点窑场，借助民窑场所进行皇家

用瓷生产。 就目前资料而言，元初最可能成为

浮梁磁局窑场的是湖田窑，而湖田刘家坞枢府

窑烧造的“玉”字款卵白釉瓷可能是浮梁磁局

为玉宸院烧制的第一批瓷器

[23]

。 张弘略墓青花

盘与湖田窑卵白釉芒口折腹盘如出一辙，很可

能在湖田窑刘家坞枢府窑烧造。

二 河北定兴窖藏出土元代宫廷酒器

无独有偶。 1972 年 4 月，张弘略老家———

河北定兴县南关发现一处元代高档瓷器窖藏，

出土了青花高足杯

2件，卵白釉折腹碗 3 件，卵

白釉菊纹花口盘 1 件，青白釉菊纹印花盘 1 件，

龙泉窑刻花盘

1 件，白釉牡丹纹印花盘 1 件，钧

窑盘

2 件，卵白釉双凤纹匜 1 件

[24]

。

故宫博物院冯先铭早就注意到这件青花

高足斗笠碗年代久远。 1973 年， 他撰文指出：

“值得注意的是， 河北省定兴县窖藏出土的一

件青花梅花纹高足碗， 无论器形纹饰和胎釉，

均与上述中期晚期者不同。 碗的形式是大口尖

底，与宋代习见的盏式相同。 碗里绘梅花一枝，

花上侧绘一弯月，这种月梅纹见之于南宋龙泉

窑和吉州窑的碗内；碗下部有高足，足的高度

与碗高约略相等，足外凸起弦纹六条，碗和足

的胎都很薄，与习见青花高足碗的胎不同。 这

件高足碗是目前所见出土元青花中唯一属于早

图三

元人增补《事林广记·把官员盏》

版画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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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五 基什岛出土元代磁州窑和德化窑瓷片与首都博物馆藏元代磁州窑凤纹大罐

期的一件作品。”他还指出：青花瓷起源于元代，景

德镇青花的技术来源于吉州窑的釉下彩绘。 一种

情况是南宋末吉州窑停烧， 窑工来到景德镇，

另一种可能是永和镇的画工来到景德镇

[25]

。

1

2

3

4

5

6

图四 高足杯、碗

1.定兴窖藏出土元青花梅月纹高足斗笠杯 2.山东济宁出土元卵白釉斗笠形竹节高足杯 3.定兴窖藏出土元青花飞凤纹高

足杯

4.湖田窑遗址出土卵白釉竹节高足杯 5.北京海淀金墓出土景德镇青白釉高足碗 6.英国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

藏元青花龙纹竹节高足杯

■ 张弘略墓与定兴窖藏出土元代宫廷酒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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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图六 爪哇、特鲁乌兰出土瓷器

1.爪哇出土元龙泉青瓷大盘 2.特鲁乌兰遗址出土元青花双耳壶 3.特鲁乌兰遗址出土磁州窑瓷片

这两件元青花高足杯颇有特点，高足皆为

竹节状。 一件为青花梅月纹高足斗笠杯，口径

11.8、底径 4.5、高 9.5 厘米（图四 ∶ 1），器形与山

东济宁出土元卵白釉斗笠形竹节高足杯（口径

11.5、高 9.5 厘米；图四 ∶ 2）相同

[26]

。 另一件为青

花飞凤纹高足杯，杯身为半球形，口径

12.2、高

9.8 厘米，口沿内绘缠枝卷草纹，杯心写有“寿”

字青花款（图四

∶ 3）

[27]

。

北京海淀金墓出土过一件景德镇青白釉

高足碗，可能是南宋给金朝的贡品，现为首都

博物馆展品（图四 ∶ 5）。 《元史·孛术鲁翀传》讲

述了这样一个故事：至元七年（

1271 年），“帝师

（八思巴）至京师，有旨朝臣一品以下，皆乘白马

郊迎。 大臣俯伏进觞，帝师不为动，惟翀（元朝

女真大臣）举觞立进曰：‘帝师，释迦之徒，天下

僧人师也。余，孔子之徒，天下儒人师也。请各不

为礼。 ’帝师笑而起，举觞卒饮，众为之栗然。 ”

[28]

所谓“觞”，即羽殇，本指古代饮酒的耳杯。不过，

元代以前就不流行耳杯了，八思巴饮酒所用“殇”

当为金银器或景德镇青白瓷高足杯。

海淀金墓青白釉高足杯与定兴窖藏青花

飞凤纹高足杯颇为相似， 只是高足非竹节状。

不过，江西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湖田窑遗址发掘

出土两件卵白釉竹节高足杯。 一件口沿已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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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高 9、足径 4.1、足高 4.9 厘米，杯心印栀子

团花， 内壁模印四爪云龙纹； 另一件素面无

纹，口径 11.4、足径 3.9、足高 4.9、通高 9.6 厘米

（图四

∶ 4）。这两件枢府瓷高足杯与定兴窖藏的

元青花飞凤纹高足杯如出一辙

[29]

。 尽管内蒙古

集宁路和江西高安元代晚期窖藏也有竹节高

足杯，但是杯身为墩式碗造型，与元代早期斗

笠形或半球形竹节高足杯不可同日而语

[30]

。

英国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藏有一件元

青花龙纹竹节高足杯， 高 9.2厘米。 耐人寻味的

是，这件元青花高足杯为枢府瓷，内壁印有云龙

纹和“玉”字款（图四 ∶ 6）

[31]

。 2012年，香港苏富比

秋拍成交的玫茵堂旧藏元青花龙纹竹节高足杯，

亦为“玉”字款枢府瓷

[32]

。 如前所述，此类“玉”字款

枢府瓷是为玉宸院烧造的。 《元史·百官志》记载：

“仪凤司，秩正四品。掌乐工、供奉、祭飨之事。至元

八年，立玉宸院，置乐长一员，乐副一员，乐判一

员。 二十年，改置仪凤司，隶宣徽院。 置大使、副

使各一员，判官三员……大德十一年，改升玉宸

乐院，秩从二品。 置院使、副使、佥事、同佥、院判。

至大四年（1311年），复为仪凤司，秩正三品。”

[33]

据

此，元青花龙纹“玉”字款竹节高足杯当不晚于

1311年玉宸乐院复归仪凤司

[34]

。

如前所述，元成宗大德七年（

1303 年）以前

元青花莲纹碗就已传入青藏高原。 据藏文史书

《汉藏史集》记载，元青花龙纹高足杯又在元文

宗时传入青藏高原，“被称为甲桑玛的碗，有与

碗体等长的把柄，碗壁薄，碗口宽，显得清亮，

所以为其他人所仿效。 这种碗有一些有青龙、

花龙作图案，这是本钦甲哇桑布以院使身份主

持宣政院衙署时制造的，据说在旺秋尊追以前

就停止制造了”

[35]

。据《元史·文宗纪》记载，至顺

元年（

1330 年）二月，“以西僧加瓦藏卜（即甲哇

桑布）、 蘸八儿监藏并为乌思藏土蕃等处宣慰

使都元帅”

[36]

。 可知甲哇桑布主持宣政院在

1330 年或稍晚，那么元青花龙纹高足杯当在这

时传入青藏高原。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件元青

花龙纹“玉”字款高足杯皆为墩式碗造型，年代

晚于定兴窖藏出土元青花半球式竹节高足杯。

有元一代，张柔家族堪称保定地区最大的

豪门贵族，定兴窖藏出土元代高档瓷器必为张

家藏品无疑。《新元史·张珪传》记载：“天历元年

（1328 年），紫荆关（今河北易县紫荆岭）败卒南

走保定，沿途剽掠，景武（张珪长子）与同知阿里

沙率乡民梃毙数百人。 参知政事也先捏以兵至

保定，执景武兄弟五人，尽杀之，籍其家。 诏以

珪女归也先捏。 ”

[37]

因此，定兴窖藏元青花竹节

高足杯与保定窖藏元青花的年代相同，不晚于

1328 年张珪家族被满门抄斩之际

[38]

。

三 波斯钴料“苏麻离青”如何传入浮梁磁局

据考古调查，元青花所用钴料产自伊朗卡

尚（

Kāshān）地区钴矿，当地波斯人称 Sulaimani

（苏来麻尼）

[39]

。明中叶以前，景德镇烧造青花所

用钴料主要从印尼苏门答腊岛转运而来，故称

“苏麻离青”或“回回青”

[40]

。 史书对此有明确记

载，主要有三条史料。

其一，《明史·外国传》 记载：“苏门答剌，在

满剌加之西。 顺风九昼夜可至……永乐二年遣

副使闻良辅、行人甯善赐其酋织金文绮、绒锦、

纱罗招徕之。 中官尹庆使爪哇，便道复使其国。

三年，郑和下西洋，复有赐。 和未至，其酋宰奴

里阿必丁已遣使随庆入朝，贡方物。 诏封为苏

门答剌国王，赐印诰、彩币、袭衣。 遂比年入贡，

终成祖世不绝。 郑和凡三使其国……贡物有宝

石、玛瑙、水晶、石青、回回青、善马、犀牛、龙涎香、

沉香、速香、木香、丁香、降真香、刀、弓、锡、锁服、

胡椒、苏木、硫黄之属。 货舶至，贸易称平。 ”

[41]

其二，万历朝王世懋著《窥天外乘》记载：

“我朝则专设于浮梁县之景德镇。 永乐、宣德间

内府烧造，迄今为贵。 其时以棕眼甜白为常，以

苏麻离青为饰，以鲜红为宝。”

[42]

其三，万历朝高濂著《遵生八笺》亦载：“宣

窑之青，乃苏浡泥青也，后俱用尽。 至成窑时，

皆平等青矣。”

[43]

近年有学者提出，苏浡泥青是苏门答剌国

和南勃利国（今苏门答腊岛北部）出产青料的

合称

[44]

。 问题是，苏门答腊岛至今未见钴矿，显

然只是转运波斯钴料的贸易口岸，那么元青花

钴料又是如何经苏门答腊传入中国的呢？

■ 张弘略墓与定兴窖藏出土元代宫廷酒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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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争夺蒙古大汗位的

关键时刻， 伊利大汗旭烈兀支持元世祖忽必

烈，故元朝与在波斯立国的伊利汗国一直保持

友好关系。 《元史·世祖纪》记载：至元“十年

（1273 年） 春正月……己卯……诏遣扎术呵押

失寒、崔杓持金十万两，命诸王阿不合市药狮

子国（今斯里兰卡）。 ”

[45]

正如张星烺指出的，阿

不合即旭烈兀的长子阿八哈（

Abaka），至元二

年继承伊利大汗位，卒于至元十九年。 张先生

还认为，“元人在北，海道往波斯尚未通，故由

陆道命阿不合自波斯往狮子国市药”

[46]

。

元世祖显然是在大都（今北京）对阿八哈

所遣波斯使团下的诏书， 而扎术呵押失寒、崔

杓持金十万两随波斯使团到狮子国买药只能

走海路。 为了提升元朝航海能力，元世祖至元

十年三月“辛未，以皇后、皇太子受册宝，诏告

天下。 刘整请教练水军五六万及于兴元金、洋

州（今陕西安康市和洋县）、汴梁（今河南开封）

等处造船二千艘，从之”

[47]

。至元十年，南宋尚未

平定，波斯使团无法利用泉州港，他们或许在

山东半岛登陆。 东晋法显从狮子国归国就是在

山东半岛崂山登陆。 早在至元九年（

1272 年），

亦黑迷失就开辟了中国北方至印度洋之间的

远洋航线，这位元初回鹘名臣有可能与法显采

用同一航线

[48]

。 《元史·亦黑迷失传》记载：

亦黑迷失，畏吾儿人也。 至元二年，入

备宿卫。 九年，奉世祖命使海外八罗孛国

（南印度东海岸马八儿国）。 十一年，偕其

国人以珍宝奉表来朝，帝嘉之，赐金虎符。

十二年，再使其国，与其国师以名药来献，

赏赐甚厚。

[49]

至元十三年（1276 年），蒲寿庚叛宋降元，

泉州才并入元朝版图，此前元朝使臣无法利用

泉州港。 故陈得芝认为亦黑迷失可能从元朝治

下的云南通过安南或缅国出海

[50]

。 刘迎胜则提

出，当时元朝船队出海应从山东或苏北港口出

发，船上水手也应是北方人

[51]

。前一说法不能成

立。 《新元史》记载：“八百媳妇者，夷名景迈（今

泰国清迈）。 世传其长，有妻八百，各领一寨，故

名。 自古不通中国。 世祖中统初，命将征之，不

能达而还。 ”

[52]

大德五年（1301 年），张弘纲奉诏

从云南再征八百媳妇，不幸战死沙场，归葬大

都城南（今北京永定门外小红门）

[53]

。 可知忽必

烈从未打通云南到缅甸之路，亦黑迷失只能从

海路去波斯。

众所周知，登州（今蓬莱水城）是元朝对高

丽和日本贸易的重要口岸。 2005 年，蓬莱水城

遗址发现三艘元代海船。 其中一艘发掘出高丽

青瓷，被鉴定为高丽海船

[54]

。可知元代登州有着

发达的造船业和远洋航海能力， 至元十一年

和至元十八年元军两次渡海征倭就从这里启

航

[55]

。 元代高丽名臣李齐贤《上征东省书》曰：

“忠烈王之世，世祖（忽必烈）两征日本，王遣金

方庆等。修其战舰，每为先锋。”

[56]

亦黑迷失于至

元九年和十二年两次出使印度洋马八儿国显

然是从山东半岛的登州启航。

关于中国与波斯之间的远洋航线，《元史·

马八儿等国传》记载：“海外诸蕃国，惟马八儿

与俱蓝（今印度西海岸奎隆）足以纲领诸国，而

俱蓝又为马八儿后障， 自泉州至其国约十万

里。 其国至阿不合大王城，水路得便风，约十五

日可到……”

[57]

元代波斯湾有两大海港：一在忽

鲁谟斯旧港（今伊朗东南米纳布），属于忽鲁

谟斯王国；另一在记施岛（今伊朗基什岛），属

于伊利汗国

[58]

。 英国考古学家威廉姆森（An鄄

drew Williamson）博士在基什岛采集到元代

磁州窑凤纹大罐残片和德化窑白瓷残片

（图五 ∶ 左）

[59]

。前者与北京房山出土元代磁州

窑凤纹大罐（图五

∶ 右）的器形和纹样几乎完全

相同

[60]

。 阿不合即伊利大汗阿八哈（Abaka），那

么“阿不合大王城”当指波斯湾基什岛。

至元十六年二月，南宋灭亡。 忽必烈先后

派杨庭璧、哈撒儿海牙、亦黑迷失从泉州启航，

出使马八儿、狮子和俱蓝等国。 《元史·马八儿

等国传》记载：

（至元）十六年十二月，遣广东招讨司

达鲁花赤杨庭璧招俱蓝（今南印度奎隆）。

十七年三月，至其国……十月，授哈撒儿

海牙俱蓝国宣慰使，偕庭璧再往招谕。 十

八年正月，自泉州入海，行三月，抵僧伽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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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今斯里兰卡）……四月，至马八儿国新

村（今南印度本地治理）马头，登岸

[61]

……

十九年二月，抵俱蓝国。 国主及其相马合

麻等迎拜玺书。 三月，遣其臣祝阿里沙忙

里告愿纳岁币，遣使入觐。 会苏木达国（今

印尼苏门答腊） 亦遣人因俱蓝主乞降，庭

璧皆从其请。 四月，还至那旺国（今印度尼

科巴群岛）。庭璧复说下其主忙昂比。至苏

木都剌国（今苏门答腊），国主土汉八的迎

使者。 庭璧因喻以大意，土汉八的即日纳

款称藩，遣其臣哈散、速里蛮二人入朝。

[62]

所谓“苏木达国”，即苏木都剌国，两者皆

为梵语 Samudra（苏门答腊）之音译。 苏木都剌

国当时臣服于爪哇岛的新柯沙里王朝， 故马

可·波罗称苏门答腊为“小爪哇岛”，而将爪哇

称作“爪哇大岛”

[63]

。 至元十九年（1282 年），杨

庭璧说服苏木都剌国王派使节与元朝建立友

好关系。 尽管元青花所用钴料产自伊朗卡尚地

区的钴矿，但史书却称作“苏麻离青”（或苏泥

麻青、苏勃泥青、苏泥勃青等）。 如前所述，其名

应当来自苏门答腊，那么景德镇烧造元青花所

用钴料很可能是 1282 年苏木都剌国使臣或商

人带到江西景德镇的。

14 世纪中叶，满者伯夷国灭爪哇新柯沙里

王国，称雄东南亚，《元史》称之为“麻喏巴歇

国”。此后，苏木都剌国又臣服于满者伯夷国

[64]

。

近年爪哇海域出水了一个元代龙泉窑青瓷模

印双龙纹大盘（图六 ∶ 1），而满者伯夷首府特鲁

乌兰（Trowulan）出土了许多磁州窑瓷片，多来

自元代大罐、大坛、大盆、大盘和大碗（图六

∶ 3）。

中国元代各窑口的瓷片也在特鲁乌兰遗址大

量发掘出来。 元青花碎片特别多，只有一件元

青花双耳壶相对完整（图六

∶ 2）。这些元青花绘

工精彩，颜色浓艳，系采用典型的苏麻离青进

口青料

[65]

。

《元史·亦黑迷失传》记载：“（至元）二十九

年，召入朝，尽献其所有珍异之物。 时方议征爪

哇，立福建行省，亦黑迷失与史弼、高兴并为平

章。 诏军事付弼，海道事付亦黑迷失，仍谕之

曰：‘汝等至爪哇，当遣使来报。 汝等留彼，其余

小国即当自服，可遣招徕之。 彼若纳款，皆汝等

之力也。’军次占城，先遣郝成、刘渊谕降南巫

里、速木都剌、不鲁不都、八剌剌诸小国。”

[66]

所

谓“速木都剌”，即印尼苏门答腊岛。 此后，苏门

答腊成了波斯钴料的重要贸易中心，而元青花

钴料则被称作“苏麻离青”

[67]

。

四 结 语

综合全文的讨论，我们似可得出以下几点

结论。

第一， 河北满城张弘略墓出土青花折腹

盘，以实物材料首次证明元青花的产生不晚于

元成宗元贞元年。 据我们考证，这件青花折腹

盘当为元世祖至元二十九年（1292 年）赏赐张

弘略的宫廷酒器之一。

第二，正如冯先铭指出的，河北定兴窖藏

出土元青花竹节高足杯亦为早期元青花，其绘

画工艺来自吉州窑釉下彩绘画及剪纸贴花技

术。 值得注意的是，定兴窖藏元青花飞凤纹竹

节高足杯与英国艾伯特与维多利亚博物馆藏

元青花云龙纹竹节高足杯相似。 后者为枢府

瓷，内壁模印“玉”字款，年代不晚于至大四年

（

1311 年）玉宸院复归仪凤司。 从器形看，元青

花龙纹“玉”字款高足杯采用元代中晚期流行

的墩式碗造型，年代晚于定兴窖藏出土元青花

半球式竹节高足杯。

第三，据藏文史料《汉藏史集》记载，元青花

莲纹碗在元成宗大德七年（1303 年）以前就已

传入青藏高原，而元青花龙纹高足杯则在元文

宗至顺元年（1330 年）或稍晚传入青藏高原。 由

此可知，元青花创烧年代当在

13 世纪末，而 14

世纪初就已传入青藏高原。

第四，早在元世祖至元九年（

1272 年），元

朝回鹘名臣亦黑迷失就和伊利大汗阿不合所

遣波斯使团就开辟了登州（今蓬莱水城）经狮

子国（今斯里兰卡）至记施岛（今伊朗基什岛）

的远洋航线。 元青花所用钴料来自伊朗卡尚地

区钴矿，最初由苏木都剌国（今印尼苏门答腊

岛）使臣或商人贩运至江西景德镇，故称“苏麻

离青”。

■ 张弘略墓与定兴窖藏出土元代宫廷酒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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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肥东小黄村西汉墓发掘简报

小黄村墓群位于安徽省肥东县包公镇文集乡小黄村。为配合基本建

设，2014 年 7~10 月，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墓群进行了发掘，共清

理汉代至清代墓葬 20 余座。其中 M10、M11 为西汉墓，均为带斜坡墓

道的竖穴土坑墓，平面呈“凸”字形。出土器物有陶器、铜器、铁器、

玉器、石器及竹器等。两墓位置并列、形制相近、方向一致，应为夫妻

异穴合葬墓。两墓的发掘为安徽地区西汉时期墓葬研究提供了新资料。

2013 年，河北省文物保护中心在满城张弘略墓发掘出元青花折腹盘、

龙泉窑龙纹玉壶春瓶等元代高档瓷器，首次以实物材料证明元青花的产

生不晚于元成宗元贞元年（1295 年）。据藏文古籍记载，元青花莲纹碗在

1303年以前就已传入西藏，而元青花龙纹高足杯则在 1330 年传入青藏高

原。据本文考证，河北定兴窖藏出土元青花实乃元朝皇帝赏赐张氏家族之

物，年代不晚于 1328 年三朝元老张珪被满门抄斩之际。早在 1272 年，元

朝回鹘名臣亦黑迷失和伊利大汗阿不合所遣波斯使团就开辟了登州（今蓬

莱水城）经狮子国（今斯里兰卡）至记施岛（今伊朗基什岛）的远洋航线。

元青花所用钴料来自伊朗卡尚地区钴矿，最初由苏木都剌国（今印尼苏门

答腊）使臣或商人贩运至江西景德镇，故称“苏麻离青”。

窖藏坑位于忻州古城址西北部，东北距明代忻州古城北城门楼约150

米，北距北城墙基址约 20 米。2013 年 9~10 月，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联合忻

州市文物管理处对窖藏坑进行了抢救性发掘。窖藏坑出土了34尊佛教造像，

包括立式佛像、坐式佛像、立式菩萨像、骑象普贤菩萨、背屏式佛造像、跪

式供养人像等。造像时代上起北魏，下至唐代，以北齐为最多，均为寺院供

养佛像。造像窖藏坑形制规整，专为埋藏佛像开挖，应是当时的寺院受到强

制措施不得已对佛像采取毁坏并埋藏的行为。据出土情况推测，佛教造像埋

藏时间应为唐武宗会昌四年（844 年）至会昌五年（845 年）。

山西忻州忻府佛教造像窖藏坑发掘简报

张弘略墓与定兴窖藏出土元代宫廷酒器——兼论浮梁磁局创烧元青花之年代


